
河塘，那一抹乡愁
□ 朱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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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我在家用喷墨打印机打印了一
张彩色的图表。我一边低头得意自己的设
计，一边拿起真空杯喝茶。可是不知什么时
候茶杯已经没有水了，于是我伸手去拿水壶
往茶杯里添水。因为口渴，倒水的速度比较
快，金属过滤网下的空气形成的一层隔膜，使
金属网上的水下不去。不得已，我又拿起茶
杯，歪了歪，水还是没有下去，接着我又晃了
一下茶杯，水是下去了，但是书桌上也泼了一
滩水，打印的图表也被水渗模糊了。忙乱了
半天，我不仅没有喝到水，而且还得重新打印
一张图表。

此时我想起樊登老师讲的“慢就是快”。
如果我当时慢点倒水，让金属网下的空气慢
慢溢出，我很快就能喝到水，也不会毁坏打印
好的图表。

我原先不大认可樊登老师的话，尽管我
也知道，事物和事物的状态是可以相互转化
的。我想，快就是快，慢就是慢。所谓“慢就
是快，快就是慢”，只是那些学究们故意把读
者、听众或网民绕进去、博人眼球、赢得掌声、
获取流量、吸引粉丝罢了。现在想来，慢的确
就是快。做事的人要静下心来，慢慢地把事
情的每一个细节做好，不至于返工，就是提高
完成任务的速度。

桌上泼水是一件不值一提的糗事，还有

一件事对我的教训更加深刻。去年六月的
一个下午，是我好不容易盼来的半天阴天——
钓鱼的好天气。我和老婆开车出去钓鱼，出
发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钓鱼要打窝，打窝后
还要半小时发窝。倘若磨磨蹭蹭一下午就
钓不来一碗鱼。我这样想着，一上大路便开
始提速，心里只记得驾校教练的教导，“没有
一定的速度就失去了学驾照的意义。”哪知
从麻沟小区窜出一辆 SUV。我一脚刹车猛
踩下去，车还是没能刹住，蹭到 SUV前保险
杆右角。当然是 SUV 主责，拐弯应该让直
行。警方说问题不大，双方可以协商处理。
结果，一耽搁就是一个多小时，我们到钓点
时，已经快下午四点了。我们那天的钓鱼，
到晚上七点钟还没回家。想自己一大把年
纪了，还不懂欲速则不达的道理，我真是羞
愧难当！

莫言说：“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
慢就是快。”用钢筋水泥浇铸的工程，必须等
水泥凝固后才能进行下一步施工，否则建筑
物会有垮塌的危险。婴儿在母亲腹中满十月
生产，才好抚养。否则，孩子出生后会体弱多
病甚至夭折。

《道德经》中有言：“企者不立，跨者不
行。”意思是：踮着脚尖的人站立不稳。跨步
行路的人终难如期到达目的地。中国古代有

揠苗助长的故事，故事告诉我们：快不仅是
慢，更有可能失败。在春秋时期，宋国有个农
夫，做事情性子很急。一天，农夫下地去看庄
稼。他觉得禾苗长得太慢了，便试着将禾苗
一棵一棵地向上拨了一截。将所有禾苗拨高
后，他已腰弓背驼，疲惫不堪。回家后他高兴
地对家人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我帮助禾
苗长高了一截。”第二天他再下地去看，感觉
到自己挺有成就的。于是，他又将禾苗拨高
一截，这下他的动作更大了。回到家，他又是
一通聒噪夸耀，比划给家人看，告诉他们通过
他的努力帮助禾苗长高了多少。他的儿子听
了，很是纳闷。第二天，他们下地一看，发现
地里禾苗全被太阳晒蔫枯死了。

听到拨苗助长的故事，许多人不以为然，
认为自己决不会像宋国的农夫那么傻。其实
现在有些家长比宋国的农夫还不如。他们希
望自己的孩子快速成才，今天给孩子报这个
兴趣班，明天给孩子报那个辅导课，后天请老
师给孩子补文化课，孩子没有一点休息时间，
苦不堪言，最后甚至导致孩子厌学，弄得孩子
从此再无发展的后劲。这样的家长不是比宋
国的农夫还不如吗？其实，爱学习，求上进是
每个人的天性，孩子也如此。我女儿说：“爱
学习是孩子的天性。”我有三个外孙，老大和
老二分别上初中和小学，姐弟俩的成绩都很

好。我的女儿女婿没有给孩子报任何班。孩
子们就是喜欢读书。女儿说，教育是简单的
事，只要父母正确引导，不做违背规律的事，
不揠苗助长，孩子的成绩就不会太差。现在，
学校里有那么多学生厌学，不是学校给孩子
的负担太重了，就是家长把孩子逼苦了，更多
的是学校和家长同时加压，使孩子生无可恋，
导致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在此，我诚恳地
奉劝“揠苗助长的农夫们”警醒过来，你们不
要再用所谓的“爱”去戕害我们的下一代。教
育像农业，快不得！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快
不得！

当然，也有必须快的事情，譬如田径赛场
上的跑步运动员必须要快，否则就拿不到奖
牌。然而，必须得快的跑步运动员刚开始学
习跑步时也要慢，慢慢地领悟预热的方法、慢
慢地感知起跑的要领、慢慢地学会加速的技
巧、慢慢地获得冲刺的秘诀。

当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网络信息高度
发达，一切都要讲究效率，我们要有“时间就
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我们不能蹉
跎光阴，然而，遇事急不得，越紧急的事情，我
们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记住事缓则圆，
不急不躁，方能稳步前行；语迟则贵，深思熟
虑，才会言出惊人；人缓则安，从容淡定，才能
享受生活。

快与慢
□ 余可佳

家乡的花叔离世有几个年头了，他的趣
闻轶事似乎未曾远去，而今忆起，让人五味
杂陈。

花叔辈份高，叫的人多，遂成了老少皆
宜的“花叔”，真名倒是让人忘记了。而他总
是不恼不火地说，爱怎么叫怎么叫，天塌不
下来。

花叔祖上家底甚厚，我幼时见过他家祖
屋，三进四间，黑黢黢的杉木檩子，明晃晃的
方孔木窗，红墙黛瓦，院子中央凿一天井，日
光透过高高的亮瓦映照下来，灿烈烈的，阿姨
婶婶姐姐们蹲在井边淘米洗菜捶衣，甚是热
闹。正房后是一片茂密的竹林，是鸟儿的天
堂，也是我们的游戏战场，粗的竹胜过大腿，
常有人买去搭脚手架，细的竹则是上好的钓
鱼杆，我们偷偷砍，花叔气坏了，拼命追，被追
到的小伙伴免不了一顿臭骂，敲丁果麻儿，回
屋还要受到父母的责怪。我们不管，第二天
还去，竹林西边的鱼塘太诱人了，蛮多二三两
的黑壳鲫鱼、黄颡鱼等着我们呢。

正因家厚业大，花叔结了婚，嗜赌的本性
难改。有赌就有亏，哪能天天赚。一日，身上
所带尽盘输光，他心不甘，想扳本，找老板佘
账。老板有一子，人帅，彪悍，还有个木工手
艺，是个不错的小伙。老板见花叔开口，逗
他：“多少不是问题，但有个条件，你先得答
应。”花叔急于扳本，没心思深想，便应：“只要
你答应借，什么条件我都依！”老板说：“当
真？”花叔拍着胸脯说：“那能有假？”老板笑着
说：“是件好事！”花叔不解：“么好事？”老板看
了看四周说：“大伙给我做个证，我家虎儿看
上花叔的喜儿了！”喜儿是花叔的大丫头，十
八的姑娘一朵花，水灵灵娇嫩嫩的，整天扎两
根麻花辫，念过扫盲班，爱看大众电影杂志。
花叔一听，太高兴了，说：“你的意思是？”老板
说：“结亲家！”花叔说：“作数！”老板追问：“你

能作数？”花叔不爽了，瞪了老板一眼说：“我
是她爸，我说了算！”老板站起身，朝周围一拱
手，说：“大伙都听见了，届时请你们喝喜酒！”
说罢，抽出厚厚一沓钱交给花叔，接着又说：

“花叔，年底，我带虎儿上你家提亲去！”花叔
只着急扳本，丝毫不犹豫一口应允下来。说
来也怪，那天收手时，花叔先输后贏，扳回了
本，除开还了老板的，略有进账。他一时兴
起，砍了肉称了鱼，哼着小曲儿往家赶。一
到家，他迫不及待地告诉了花婶事情的缘
由。花婶怔了一下，忧心忡忡地说：“虎子是
个好娃，只怕喜儿有想法。”花叔喝得云里雾
里，大声嚷嚷：“能有么子想法？这事就这么
定了！”

眨眼，年关到来，果真，老板和红叶先生
（媒婆）带着虎儿，挑着满满的担子上门来提
亲了。虎儿见了花儿一样的喜儿，满心欢
喜。喜儿一声不吭，闷闷不乐。老板问花叔
其故。花叔也不解，支使花婶叩开女儿的心
扉讨个明白。上过扫盲班的喜儿，爱看大众
电影杂志。她渴望有个知己知彼的青年疼爱
自己，而不是嗜赌如命的父亲在公众场合不
征得自己同意私自将女儿许配人家，她讨
厌、憎恶、恶心，胸口堵得慌，所有的不满尽
写在青春的脸上，她愤怒、痛恨、抗争。然
而，一个柔弱的女子在刚刚实施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的乡村，欲挣脱“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的桎梏谈何容易！喜儿选择了缄口不言，
无论媒婆、花叔、花婶怎样规劝，她决不动
摇。虎儿拂袖而去。花叔收了聘礼，哪能轻
易退回，只得敷衍老板，此事包在他身上。
老板、媒婆见状，吃了酒，悻悻归去。待客人
一走，花叔操起扁担，打得喜儿哭爹喊娘，喜
儿仍不答应。

恰巧，当晚，大队部播放露天电影，妹妹
欢儿担心姐姐郁闷，邀上喜儿，结伴去看。喜

儿不慌不忙，关上房门洗了澡，换上干净整洁
的的确良白衬衫和浅蓝色长裤，穿上自己亲
手纳制的布鞋，依然扎了两根麻花辫，辫梢上
别一朵芍药花。大队部并不遥远，喜儿在前
欢儿在后，一前一后走着，借着朦胧的月色，
欢儿忽然觉得姐姐好美，忍不住啧啧称赞，喜
儿回了头，轻轻地问：“欢儿，你笑什么？”欢儿
说：“姐，今晚你真的好漂亮！”喜儿淡淡地说：

“傻丫头，姐又不是第一次这样穿戴。”不知怎
的，欢儿发现姐姐有点心不在焉，眼神游离。
电影的名字叫《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一部真
正的爱情片。喜儿看得认真，主人翁哭，她跟
着哭，主人翁笑，她跟着笑。欢儿拉拉她的衣
袖，问：“姐，你怎么了？”喜儿答非所问：“我就
是那个女主角！”欢儿笑了，问：“你的白马王
子呢？”喜儿不语。第一部播放完，接着要播
第二部。欢儿准备往下看，喜儿却说：“回吧，
我肚子饿了。”语气平缓，不容商量。姐妹俩
一路无话。欢儿看见喜儿果真去了厨屋，她
才放心洗一洗，先行躺下，半睡半醒间，依稀
看见喜儿一会躺下，一会坐起，捂着胸口，一
副心神不定的模样。欢儿眯着眼睛问：“姐，
你怎么了？”喜儿说：“我口渴，想喝水。”欢儿
模模糊糊看见喜儿摸摸索索下床穿鞋，或许
欢儿太犯困，或许欢儿压根儿没往那方面想，
或许命中注定喜儿的桃花结打不开，总之，欢
儿在喜儿喝下敌敌畏农药后，她就睡沉了，一
切概与她无关了。喜儿灌药后，胸腔火烧火
燎，喉咙又痒又痛，她不想惊动上房的花叔花
婶，也不想返身惊醒梦中的欢儿。她把所有
的委屈、憋屈、憧憬、向往，通通融进了五百毫
升的化学液体之中。她找来一块塑料布，展
开，铺平，缓缓地躺下，白衬衫、蓝裤子、土布
鞋、麻花辫儿、芍药花，样样都在，整整齐齐，
她只是睡着了。

等到天麻麻亮，喜儿姐姐如睡着一般，永

远地闭上了美丽的眼睛。她如睡莲般的模
样，也永远镌刻在我年幼的心灵，往后的人生
旅途中，经过喜儿长满青草的坟冢，我总是想
起她。那是我第一次面对如此年轻却以极端
方式离开人世的族亲，一个貌美如花的姐姐
来不及嗅一嗅多彩的生活气息就此香消玉
殒，乡邻们每每念及，无不扼腕叹息，唉，真是
人间悲惨事！

花叔经此一劫，彻底戒了赌，从此与酒
更是形影不离，一餐少不了一餐。有钱自己
买，没钱儿女们送，青黄不接时，小卖铺先
佘，日后奉还。实在没辙了，就趁吃酒席之
际，乘人不备，顺手牵羊。有一回，他喝高了，
还出了个洋相，后脚跟刚离开东家大门，扑通
一声，腋窝掉下个玻璃瓶，碎了一地，酒香扑
鼻。花叔手一指，喋喋不休：“你，赔我茶
杯！”众人哈哈大笑，原来，一同掉下来的还有
个红色塑料袋，里面是些残羹饭菜。此情此
景，我不禁想起吃着茴香豆的孔乙己，当然，
花叔穿着的不是长布衫，更说不出“窃”不算

“偷”之类的话。
其实，花叔性情随和，从无害人之心，除

了酒，就是好占，什么都占，似乎是他的爱
好。与其邻居而住，分界线上的一棵野树，他
占；无绳索之羁的鸡鸭们，到处瞎溜觅食，进
了他的院落，他占；与其耕地毗邻，他会乘人
不备，界桩挪入你邻田一二米；花婶劝过他好
多回，花叔哪能说改就改，似乎以此为乐，似
乎掐算得准，花婶会善后的。而于农田犁耙
之活，他穷尽一生，不得要领，害耕牛累得半
死，田地翻犁得稀里哗啦不成样子。花婶见
状，只好与人换工，以求不耽搁田地耕作播种
时令。

花叔晚年，儿女们个个收入可观，好酒好
茶轮番孝敬，也就没了顺手牵羊之重现。他
的晚年是幸福的，无疾而终，享年八十。

花 叔
□ 常振华

“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每
每读到贺知章的这两句诗，总是情不自禁地
想起故乡老宅门口的河塘。

从没听老人讲过河塘是怎样形成的，打
记事起就有了这口塘。河塘不大，半亩许，成
东西向，东边连着隔壁村的一个荷塘，行成一
个“L”行，西边紧靠我家门前一条通往塘边的
路，南边是一农田，北边便是伯父家和邻居家
的几块菜园。紧邻塘坡有大大小小、歪歪扭
扭的柳树和不知名的杂树条点缀，一棵有些
年头的柳树因岁月的风雨摧残，也因村人的
生活所为，已经卧在塘面上，曲折的枝丫伸向
塘的对岸，把半个塘面笼罩得密不透风。柳
树的底部垫了大小不一的麻石板，方便村子
的大人小孩浆衣洗裳，淘米洗菜。

于我，对河塘有的只是伤痛的记忆。
时间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个初

秋，家里正忙着盖新房，全家蜗居在隔壁大爷
爷家。一天傍晚，大约十来岁的小姑在忙碌
了一天后来到塘边清洗自己的衣服，许是太
疲劳，许是年纪太小，脚滑没有站稳，许是天
太黑没有看清脚下，滑进塘里连呼救都来不
及，就淹死在了这方与我们朝夕相处的河塘。

盖新房的忙碌与年少小姑溺亡的交织，
把爷爷奶奶和我的父母折腾得心力交瘁！此
后，只要我们往塘边清洗，奶奶总是后脚跟前
脚的在后看着。

我十来岁的时候，一个初夏的午后，二姑
和本村两个年纪相仿的姐妹，用脚踏水车从塘
里为稻田灌水，一众十来岁的少不更事的我们
都涌向塘边玩耍，不知谁喊了一声我们下去摸
鱼儿咯，于是我也跟着下了水。车水的二姑继
续有说有笑，很努力地车水，压根儿没注意一
起下到塘里摸鱼的我们。不知过了多久，我独
自一人挨着荷梗摸向深处，脚一步不沾底，人
就在水塘里扑腾扑腾地往下沉。因为从来没
有游过泳，也从没有一个人下到水里，沉下去
的一刹那还知道用手捏住鼻子，怕水从鼻子里
灌进来。可是，气憋了几十秒就不行了，嘴巴
张得老大，只知道连喝了几口水又从塘底冒出

水面，刚出水就看见身边比我稍大一点点的神
垓叔子，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他顺手将我推
向塘边，这才捡回一条小命。

尽管河塘留给了我伤痛的记忆，可是在我
的心底，总有些许不能忘却的美好留存……

早春二月，春寒料峭，春风吹过塘面，漾
起的微波在春阳的照射下光影交错。一群羽
毛初成的小鸭，逐着粼粼波光欢快嬉戏，那轻
盈灵巧的燕子趁你不经意间贴着塘面，一掠
而过，岸边的新柳倒映在塘里，绘成活泼生动
的春景图。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几个小伙伴
总会带上虾兜沿着塘的四周捕虾，偶有肥硕
的田螺也赶来凑热闹，一圈下来，小鱼小虾，
鳝鱼泥鳅总能凑成一小碗河鲜，那是在物质
匮乏的年代，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最好馈赠！

河塘最热闹的季节当属炎热的夏天。
半塘的荷叶挨挨挤挤，那刚露出尖尖的小荷
便冲着阳光招蝶引蜂，色彩斑斓的蜻蜓穿梭
在荷叶间。不远处，是奶奶用三根木棍扎成
三角架圈养的叫“水葫芦”的猪草，水葫芦开
出紫色的花，与粉红色的荷花相映成趣。偶
有小伙伴砍了院前的嫩竹，用纳鞋底的棉
线、大头针做成的鱼竿钓鱼。提着满桶衣服
的大婶挽着衣袖在青石板上使劲捣衣，清脆
的、有节律的捣衣声掠过塘面传向整个村
子。钓鱼的小伙伴只好悻悻地拿起鱼竿往
回走，因为忙碌的捣衣声扫了“怕得鱼惊不
应人”的钓趣。

那横卧在塘面的歪柳，到了夏天便是深
居塘底乌龟的“停机坪”，炎热的午后，成群的
乌龟爬上树干，悠闲的享受炙热的骄阳。我
和堂姐便提了淘米的筲箕，用麻绳吊在树干
下，轻轻走近，那些千年精灵便骨碌碌掉进了
筲箕里，在我们手忙脚乱解提绳的时候，它们
快速地从筲箕里溜走了。

在没有自来水的年月，河塘自然成了
全村人饮用水的水源。于是，每年夏季，生
产队总会从很远的水渠或抗旱河里用抽水
机为河塘补给水源，一来解决饮用，二来灌
溉农田。在没有被农药污染时，满村人都

会就近取水饮用。我十来岁就开始帮家里
担水了，尤其是年三十吃完年饭后，奶奶总
会吩咐我们去河塘挑水将水缸盛满，说是
来年大发大旺，生活绰绰有余！到了我参
加工作十余年后回到老家过年，还是习惯
吃完年饭后去河塘挑水，哪怕已经有了水
井，我仍然像奶奶一样，寄希望于我担满水
缸，来年家里大发大旺，生活绰绰余有！再
后来，家里接上自来水，我也就再没有到河
塘担水了！

大约十年前的某一日，我趁休息回到家
里看父母，快到午饭时分，老娘说，今天给你

做道河鲜。我望向还算硬朗的老娘，娘便拉
着我的手向河塘走，走近塘边，昔日记忆的景
象不再，但见塘边长满了快近人高的茭白（我
们叫高八）。只见老娘麻利的绾起裤管，一手
捏住露在半空的尾，一手伸向塘底连根拔起
整棵茭白，就这样三下两下，不到十分钟，几
棵粉嫩洁白的茭白就收拾妥当。

如今再回去河塘边，心底里总是浮起这
样的慨叹：“岁月沧桑光影渐远，浮生若梦淡
若轻烟，曾经的时光，沧桑了流年，难忘的岁
月，唯美了曾经”！

故乡的河塘，那抹不去的乡愁！

安抚他一生的良方
□ 徐翠芬

家乡小镇
陈友谅的军队在此点亮火把

小镇火把夹堤由此得名
初春的泥鳅笋子，菜花煨汤

清明的螺蛳谷雨的香椿
盛夏的菱角鲜藕

想起这些鲜活的美食，顿觉在北方
我就是半个出家人

生活似中药，熬熬会更苦
幸而小镇宽容

穷的富的同一张桌上喝早酒
老的少的同一条河流垂钓

似乎都在践行
过一天快活二十四小时的生活哲学

人在北方，听了平生最受用的一句赞美——
好想去你的家乡看看

谷 雨
雨是檐在泼墨
用素笺晕开

难画一树的荼靡开晚
水田铺成生宣

阡陌交通，写就流畅的行草
农家劳作的倒影

是念念不忘的印章
春去夏来，像轮回也像循环

杜宇一声，就予人永生般的期望

平沙落雁
湘水无言，装着整个天空

回雁峰下的旷野盛着万顷晴沙
雁群落下，乱了阵脚

看不到这个胸有块垒的人
当壮志成为箭矢

山水是肉身的庇护所
指间琴音，模仿雁阵起舞

雁过留声，声如磬石
史册上的几个小楷
终会被洪流淹没

像承载大雁起落飞鸣的天空
交不出，一丝痕迹

父 亲
岁月这把刀，悬在

你 42岁的头上，再也没有落下
死亡阻止了华发，也阻止了衰老

一笔好字，一手好珠算
也打一手能掐会算的麻将

是不是好运都用完了，你总是输
我空有小棉袄的称谓，盖不住你隔世的冷

像淑女一样，或者像爷们一样——
带着你的姓氏你的脾性，握一手烂牌

念念不忘你说的少输就是赢
人世如同盲盒，现在下半场

我一个人开

江山如画
重山迭峰，幽深凝重

悬瀑垂注而下，界破青山
它有一泻千尺的直率

也有俨然汉隶的婀娜与刚健
巨石如斧劈，立于秦陇间无欲无求

涧间泉水清澈，似感知生命来自何方的一道细微线索
山川与溪流相互映衬，调派斟酌间

既治大国，又烹小鲜
驴队和行人缓缓而过，行脚僧正赶往寺庙
他们和我相视无言，乐水乐山，见智见仁

江山如画，我是沿溪山行走的旅人
导游范宽，将自己化身为一枚钤印

隐在丹青里

宿 命
十七岁那年，踏入马嵬坡的少女即将成为寿王妃

她的明艳，让满园花朵失色
太过美丽的人和事

都隐隐有着彩云易散琉璃脆的无力
一袭道袍成了人生的分水岭

也成了置换身份的道具
从此，她是大唐的贵妃

时隔二十一年，她再次踏进马嵬坡
素衣白裙难掩倾世容颜

用江山社稷与美人较量轻重
是普罗大众对君王的幻觉

白绫三尺，是她通往来世的阶梯
轮回的路上，她见到牡丹盛放
只是不知哪朵会被插瓶清供
哪朵会撷在发髻上颤巍摇曳

路过自己
她形影不离跟了我几十年
我们俩俩相望，又俩俩相忘

她的童年，是我一生的万花筒
我的当下，是她几十年前解不开的方程式

我伸出手臂抱抱她
她用同样的动作回应我

亲昵，自然
似乎我们都已接受了
这庸常至极的半生

暮 光
村庄寂静，布谷鸟的叫声悠长

布谷的人垂垂老矣
时光之手将他一生的丘壑，投影到了脸上

如一部老电影
什么样的剪辑镜头，能让他的童年与暮年重合
哪一个场景，能再现烟花绽放后的随遇而安

簸箕中的蚕，吐丝结茧
岁月织就的茧，集世间苦，治各种创伤

这，是安抚了他一生的良方


